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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腊梅（安徽桐城）

身体一向硬朗的刘大爷病了，病得还不
轻，脾气也变坏了，吃饭挑三拣四，还动不动
就发火。

刘大爷的独生子大牛在医院陪护。
“爸，您喝点儿稀饭吧。”大牛轻声细语。
“这是啥稀饭，照得见人影。你想饿死

我啊！”刘大爷气呼呼地说。
“爸，别生气别生气。您想吃啥，我这就

去外面买。”大牛像在哄孩子。
“我要百年面馆里的刀削面，我就好那

一口。”
“路有点儿远，您别急，我去买。”
大牛买来刀削面，刘大爷嗍面的声音传

得老远。刘大爷笑了，大牛也笑了。
过了半个小时，大牛端来一杯水：“爸，

您喝口水。”
“我不喝白开水，没味儿，我要喝桐城小

花茶，要谷雨前的。”刘大爷又吵大牛。

“行！这就去买。”大牛百依百顺。
大牛跑遍茶行也没买到，还是发

朋友圈求助，才弄来一盒谷雨前的桐城小
花茶。

喝着碧清的桐城小花茶，刘大爷脸上的
褶子都带着笑。

傍晚时分，大牛准备好了热水：“爸，今
天出汗了。我帮您擦擦身子。”

“想烫死我啊！这么热的水！”刘大爷又
开始喊。

“好，我加点儿凉水。”大牛兑好凉水，给
刘大爷擦身子，仔仔细细。

服侍好父亲，大牛坐在椅子上，感觉全
身都要散架了。

“累了吧？这些事我可以做的。”年轻的
护工说，声音中透着关切。

“这个你替代不了，他是养我小的人，现
在该我养他老。他越吵我，我越心安。”

剔墨纱灯俗称“宫灯”，是桐乡传统的民
间工艺品，先在绢纱上勾定轮廓，然后用一种
特制的胶涂于绢面。等胶晾干后，在绢纱上
勾墨绘画，并将画外空白绢面用墨汁剔出，使
之透光。夜晚，灯架上的灯光透过绢纱，纱隐
灯显，人影婆娑，美轮美奂。

因为制作复杂，手艺濒临失传。七旬刘
老，白发如霜，因做灯时久坐，患上了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背也弯成一张弓。他想找
个传人，把手艺传承下去。

两个徒弟张先、李圆，张先有较强的绘画
功底，在绢纱上画出来的飞鸟像在林中穿
行。他爹又是个木工，所以他的动手能力较
强，棱柱也做得有模有样。相比之下，李圆显
得笨拙一些，动作比较慢，画出来的人物也没
张先的好看。

“师弟，你画的是什么鸟呀？我怎么认不
出来。”张先道。

“我当然没有师兄画得好。”李圆自顾
画画。

“这个女的怎么画得这么丑？难怪师父
看不上。”张先踢了一下李圆画的另一盏灯。

李圆没理会，继续埋头制作。
半年后，刘老吩咐他们各做一盏剔墨纱

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后一起交灯，胜出者
将成为他的传人。

张先擅长绘花鸟，画出来的花鸟呼之欲
出。他慢慢地制作，成功做出了一盏精美的
宫灯，绢布上的美女巧笑倩兮。他将灯挂在
门口，路人皆驻足欣赏。

李圆也埋头苦干，他绘的是一个丫鬟，点
上灯后，风姿绰约。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露
出了满意的笑。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他提着灯往刘老家

中赶，今天是交灯的日子。
去刘老家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弄

堂，那天正好是雨天，路灯坏了几
盏，剩下的两盏也昏昏欲睡。

他隐约看到前面有人坐在
地上，挑灯上前一看，一个姑娘
穿着及膝的短裙，双手捂着右
脚，鲜红的血触目惊心。她被
一辆摩托车撞了，肇事者跑了。

当务之急是止血，李圆立马
撕下灯面上的绢纱，将女孩的伤
口包起来。然后，他扶着她慢慢
走出弄堂，叫了一辆车，将她送到
医院。

望着没了绢纱的灯，李圆无奈
地摇摇头，来到刘老家中。

“你的剔墨纱灯怎么没绢纱？”刘
老不解地问。

“我，我……”李圆挠了挠头，他不想
说出实情。

“师父，师弟肯定是画得不好，拿不出
手。师弟，你说是不是？”张先笑着问。

“是的，师父。”李圆低着头。
刘老家中的电话响起。

“舅舅，我的脚受伤了，在医院，今晚不过
来了。”打电话的是刘老的外甥女。

“茵茵，你的脚怎么受伤了？我马上过
来。”刘老最疼这个外甥女，拿起钥匙就出门，
两个徒弟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医院，刘老的外甥女转头过来，
看到了李圆，露出了惊喜的笑。

她对李圆说：“谢谢你救我！”
刘老望着张先与李圆，语重心长道：“我

们做灯就是为了照亮别人，李圆，你留下。”

雨云轩茶庄的老板娘刘娟，喜欢怀旧风格的黑胶唱
片，不少爱好相同的朋友常来她的茶庄喝茶、听歌。她的
大学同学秦芳来得最勤。

秦芳每次来，都是一身名牌，开着豪车。秦芳请刘娟
去她丽景园的房子玩，室内装修得金碧辉煌，把刘娟的眼
睛晃得痛了好多天。秦芳说自己是做对外贸易的。

忽一日，秦芳约刘娟吃饭。精致的包间里，只有秦芳
和她两个人。

刘娟问，老同学，怎么了今天？
秦芳停下筷子，沉思了一会儿，很严肃地说，我还真有

事相求，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儿困难，想向你暂借三十
万元应应急，时限一个月，我按市面的利率付你利息。

刘娟扑哧一笑，什么利息不利息的，多年同学情如姐
妹，这点儿小事，直接在我店里说就行，还搞得这么隆重。

席间，二人心情极好，风卷残云扫完一桌海鲜。
此后，秦芳仍来雨云轩玩，只是次数少了很多，每次

来，也是心事重重的。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秦芳也没把钱还上。倒是每

次见面，她都主动提起欠钱的事。刘娟也就每次都笑
笑说，没事，没事，你一大老板，我不怕你跑了。

刘娟想重新装修雨云轩，在一次聚会时向秦芳
提了这件事。

秦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开车送你回
家吧！在刘娟下车时，秦芳取出一只包装漂亮的盒
子递过来：这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黑胶唱片，你
回家后一定要拆开听听。

刘娟回到家，想起秦芳聚会时花钱大手大脚，
却不还自己的钱，感觉心里堵得慌，就随手把黑胶
唱片连包装盒一起扔到了柜子里。

不久，因为惦念着装修的事儿，刘娟想再找秦
芳谈谈。她给秦芳打电话，无法接通；去秦芳家，
敲门没人应。刘娟只得东挪西借凑钱把雨云轩装
修了。

时间过去快半年了，秦芳还是杳无音信。刘娟
感觉不对劲，再三思忖，决定拉下脸去秦芳的公司
看看。办公室大门紧锁，保安说，这家公司关门好长
时间了，听说老板跟人产生债务纠纷，去外地追债了。

刘娟大吃一惊，喘着粗气往秦芳家赶。
秦芳家也是大门紧锁。隔壁走出一个妇人，听刘

娟说找秦芳，告诉她，房主进看守所了。刘娟听后，感
觉后背阵阵发凉——她错信秦芳了。越想越觉得心
慌胸闷，身上痛痒难受，她挠了几下，疹子瞬间爬满手
臂，连指缝里都是。

急诊室里，医生说这是过敏。
刘娟手上的红疹越发严重，指甲挠过的血痕一道

道触目惊心，严重的地方开始发炎化脓。刘娟内忧外
患，病越来越重，因过敏原不详，只得住进了医院。

转眼冬天来临，身患痒症的刘娟无心经营雨云轩
茶庄，只得将其低价转了出去。

一日，她在家整理房间，无意中翻出秦芳送的黑
胶唱片。撕开外包装，刘娟蒙了——里面除了黑胶

唱片，还有房产证和土地证，以及一张字条：娟，
拖了这么久，当着你的面，我实在开不了口。

资金周转遇上困难了，你如果信我，让我
把房产证放到银行抵押，助我先过了这

道坎，不然的话……房产证你暂留
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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